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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莫小北是骑着马来到哨所的，她这

次 哨 所 之 行 ，是 要 完 成 自 己 的 终 身 大

事。半年前她和哨所的王林排长就商量

好了，要在这个夏季完成他们的婚礼。

兵站的车只能开到哨所的山下，还

有很长的一段山路，顺着山势高低起伏

着，有的路段就靠近悬崖，悬崖下是深不

见底的山谷。

莫小北赶到山脚下时，哨所的老兵

牵了两匹马早已等在山下了。在来时的

路上莫小北采了一捧薰衣草，汇在一起，

一片蓝色被她捧在了怀中。她知道王林

就喜欢这种蓝色，他对她说过：蓝色深

沉，更适合男人。有一次王林探亲，他们

去百花山玩过，那里有大片大片的薰衣

草，她和王林站在成片的薰衣草旁，他们

自拍了一张照片，俩人幸福地冲着远方

笑着，身后是汪洋一片的薰衣草颜色。

这张照片成了他们各自手机的屏保。在

王林不在的日子里，她只要拿出手机，便

看到两人在一片蓝色的海洋里。

老兵告诉她，王林排长巡逻还没有回

来，下山接她便由老兵负责了。这是她第

一次骑马，马又高又壮，却非常听话。起

初她不敢接近马，老兵就鼓励她：这是军

马，通人性，不会伤害你。她试着接近这

匹马，马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把头靠近

她，还伸出舌头在她手上轻舔了一下，顺

势把自己的头偎在她的怀里，做亲昵状。

她在老兵的帮扶下，终于骑在了马的身

上。马似乎在迎接着她，“咴咴”地叫了两

声，抖一抖身子，老马识途地向山上攀去。

她知道，王林他们巡逻有时就是骑

着这样的马匹，王林以前给她发过照片，

王林骑在马上带领战士们翻山越岭地巡

逻。那会儿，她认为王林是世界上最帅

的男人。上山的路很窄，容不下两匹马

并 肩 前 行 ，老 兵 骑 在 马 上 只 能 走 在 前

面。老兵似乎有很多话要说，说王林排

长，也说他们哨所，滔滔不绝的样子。老

兵更是对她居住的城市北京感兴趣，问

这问那的。她在后面大着声音一一地答

了。老兵对北京充满了好奇和想象，老

兵告诉她，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想去一

趟北京，看一次升旗。王林上次探亲休

假时，他们两人也赶到天安门前看了一

次升旗，两人一大早就出发了，他们骑着

单车赶到天安门前时，看到金水桥边的

城门处，升旗的队伍正铿锵地走出来，他

们忙奔过去。这里已聚集了许多看升旗

的人，王林打开手机把升旗过程都录了

下来，一边录还一边说：战友们，我现在

就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看到了吗？我们

的国旗升起来了！当国旗在国歌的伴奏

下升起时，王林举手向国旗敬礼。观看

升旗的人群中也爆发出一片欢呼之声。

二

她 和 王 林 从 初 中 就 是 同 学 ，高 考

时，王林考上了军校，她考上了北京一

所地方大学，他们的恋爱就是那时开始

的。后来，王林军校毕业去了北疆的哨

所 ，她 在 北 京 找 了 一 个 公 司 上 班 。 一

晃，他们已经恋爱 5 个年头了。有一次，

王 林 休 假 回 到 北 京 ，突 然 对 她 冷 淡 起

来，一连几天不见她。她找到王林家，

从家里把他拉出来，他终于说：我在边

防，一年才能回来一次，欠你的太多，要

不咱们就分手吧，你找一个能时时照顾

你 的 男 人 。 她 听 了 他 的 话 ，当 场 就 哭

了。那次，她伏在他的身上，真切地告

诉 他 ，这 辈 子 ，非 他 不 嫁 ，山 再 高 路 再

远，她也要等他。后来，他们就开始商

量他们的婚礼。

她是日头还没当顶时骑上的马，日

头偏西了，哨所还没有到，马喘息着，挣

扎着在山路上攀登着。有时脚下压根儿

就没有路，马蹄硬生生踩出了一条路。

老兵怕她有闪失，不停地吆喝她身下的

马，从老兵嘴里她知道，她骑的这匹马叫

“黑骏”，多么漂亮的名字，完全符合这匹

马的身份。这匹马，通身都是黑色的毛

发，英俊健壮。每当老兵叮嘱黑骏时，马

似乎听懂了，“咴咴”地作为回应。

意外就是在悬崖旁发生的，还是老兵

走在前面，她和黑骏跟在后面，老兵不时

地提醒：注意山上的落石。老兵的话刚说

完，山坡上一块落石欢响着滚落下来，她

身下的黑骏去躲那块落石，却被小路上另

一块山石绊倒了，倒地的一瞬间，黑骏侧

过身子把她甩在里侧，自己却滚下山崖。

她听见黑骏一声长嘶在山崖下传递着，半

晌，山下一声闷响，然后一切就安静下

来。她好半晌，大脑都是一片空白。

后来，是老兵牵着马，她骑在马上，去

攀登最后一段通往哨所的路。她怀里的

薰衣草已经乱成一团，她不停地哭泣，泪

水不停地打在薰衣草上。老兵开始说黑

骏，这是一匹通人性的战马，有一次巡逻，

它救了老兵一次命。也是在一处山谷里，

赶上了雪崩。为了躲避雪崩，黑骏开始奔

跑，可速度远不及雪崩下来的迅速。黑骏

那一次也是把老兵甩落出去，自己却被大

雪埋住了。后来，还是王林排长带着战士

们抢救及时，黑骏被救了出来，为此黑骏

还荣立了一次三等功。在战马的序列里，

也是奖罚分明的。

天黑透了，他们才赶到哨所。全哨

所的人都迎了出来，他们分成两排站在

山路上，他们打开手电，让手电光束织成

一张网迎接着她的到来。她从马上下

来，一下子便扑在王林怀里大哭起来，不

知是哭自己大难不死，还是为黑骏的意

外而感到难过。

因为黑骏发生意外，整个哨所都显

得很沉闷，了无生气的样子。王林似乎

也多了心事。

他们的婚礼还是在第二天如期举行

了，虽然一捧薰衣草已经摔烂不成样子

了，但还是成了他们婚礼上最抢眼的一道

风景，整个哨所都荒凉一片，只有石头，不

见一点绿色。她穿上了从北京带来的婚

纱，王林躬下身，给她戴上了一枚用子弹

壳做成的戒指。王林把这枚戒指戴在她

的手指上，她觉得比山还重。官兵们用热

烈的掌声庆贺他们的婚礼。她抬头看见

王林和官兵们龟裂的一张张笑脸，泪水又

一次不可控制地流了出来，她又想起那匹

叫黑骏的战马。

三

半年前，她和王林就计划好了，这次

他们完婚，她要陪他在哨所里住上半个

月，他还答应带她去巡逻一次，让她亲自

看一眼他们守护的界碑。那是怎样的一

种美好呀！她在他发给她的照片中看见

过神圣的界碑，他也无数次给她讲过巡

逻发生的趣事。不料，在他们婚礼的当

晚，王林接到上级一条关于天气变化的

通知：近两天会有大雪降临到哨所的山

上。王林以前告诉过她，大雪一封山，整

个哨所就和外界失去了往来，哨所便成

了孤岛。

暴 雪 来 袭 ，意 味 着 她 马 上 就 得 下

山 。 第 二 天 一 早 ，王 林 牵 着 马 送 她 下

山，这匹马是枣红色的，和黑骏一样听

话，也通人性。她上马时，这匹马照例

舔 了 舔 她 的 手 ，然 后 用 温 顺 的 目 光 望

向 她 。 她 骑 在 马 上 又 想 起 了 黑 骏 ，眼

睛 再 一 次 潮 湿 ，在 模 糊 的 视 线 里 和 哨

所 官 兵 告 别 。 官 兵 们 列 成 一 排 ，在 她

身 后 为 她 唱 了 一 首 歌 ，是 斯 琴 格 日 乐

演唱的《新娘》：穿上吧你的红衣裳，露

出你的笑脸来，世间沧桑变化快，有多

少 执 着 的 等 待 …… 这 首 歌 她 也 会 唱 ，

在心里和官兵们一起哼唱起来。她一

路 泪 流 满 面 ，走 了 好 久 ，翻 过 一 座 山

头 ，官 兵 们 的 歌 声 仍 隐 隐 约 约 从 身 后

传来。

到 了 黑 骏 落 崖 处 ，她 让 王 林 停 下

来。她走到崖边，把手扩成喇叭状，冲

山 崖 下 一 遍 遍 地 喊 着 黑 骏 的 名 字 ，山

谷 里 传 来 阵 阵 回 响 ，王 林 背 过 脸 去 偷

偷拭泪。

他们赶到山下时，兵站接她的车已

经在等候了。她立在车旁一定要王林

骑上马，王林依了她，她站在马下仰起

头 冲 马 上 的 王 林 说 ：你 骑 马 的 样 子 真

帅。她走过去，拍了一下马的身子，马

听话地向来时的路走去。她挥着手向

王 林 告 别 ，王 林 不 时 地 扭 过 头 向 她 告

别。她站在一块石头上，唱起了一首练

了好久的歌《今天我是你的新娘》：披上

这一身洁白的纱，你我一同步入婚姻的

殿堂，今天我做你的新娘。今生我就住

在了你的心房……她用歌声为新婚的

丈夫送行。丈夫和马已经不见了，她依

旧在唱，她知道，王林一定还能听到她

的歌声。

今 天 我 做 你 的 新 娘 ，今 生 我 就 住

在了你的心房……车在山路上行驶了

好 久 ，这 首 歌 仍 然 在 她 心 里 一 遍 遍 地

唱响。

骑 马 的 新 娘
■石钟山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有 29 位功

勋党员获得“七一勋章”，其中一位百岁

老人以“赓续红色基因的先烈后代”之

名，获此殊荣。她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

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

瞿独伊也像父亲一样有着丰富的革

命经历，曾坐过反动派的监狱，在严刑拷

打之下坚贞不屈。新中国成立后，她在

开国大典上担任俄语翻译，让毛主席的

声音传遍了世界。此后，她作为新华通

讯社常驻莫斯科分社的记者，驰骋在新

闻战线上。她没有辜负父亲和母亲对她

的培养与期冀。回首父亲和母亲携手走

过的人生，她仍然十分感动。

1921年5月，她的父亲瞿秋白早在俄

国求学期间，就在同乡好友张太雷介绍下

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他被聘为上海大学教员，并担任社会系主

任。这期间，他遇到了善解人意、才貌出

众的杨之华。杨之华是学生会负责人之

一，除了参加学校各项活动，还参与社会

上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她和许多青年

学生一样，喜欢听瞿秋白的课。

杨之华曾在其回忆录中用细腻的笔

触描述了和瞿秋白初次见面的情景：“那

是1924年初，那天他穿着一件西装大衣，

拿着一顶帽子，头发向后梳着，额角宽平，

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近视眼镜，跟他的脸

庞很相称。他站在讲台上，亲切地微笑

着，打开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

课了。他的神态从容，声音不高，但站在

课堂外边的同学也能听得到。秋白讲课

的习惯，是先把讲义发给大家，让我们预

习，到讲课时，并不照着讲义念，而是引用

丰富的中外古今故事，深入浅出地分析问

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当时的革

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杨之华的这段文字，言语间充满了

对瞿秋白的尊崇之情和倾慕之意。

一天，杨之华到苏联顾问鲍罗廷夫

妇处汇报上海妇女运动发展情况，恰好

瞿秋白也在那里。他担任翻译，帮助她

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

不久后，经瞿秋白介绍，杨之华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他俩不仅成为

一对心心相印的情侣，而且成为革命营

垒的亲密战友，开启了风雨同舟、休戚

与共的人生历程。

婚后，他们互敬互爱、相依相伴，不

论是面对血雨腥风、刀丛剑树的严峻考

验，抑或陷入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复

杂斗争，始终并肩战斗、毫不畏惧。

瞿秋白体质较弱，久患肺病，但每

天工作都在 12 小时以上。尽管杨之华

也颇为忙碌，她却从不让瞿秋白为家务

事操心。从少年时代就过着漂泊生活

的瞿秋白，终于找到了停泊生命小舟的

港湾，深感欣慰。多才多艺的他，特地

自制一枚印章，将他们两人的名字拆

开，镶嵌在印章中。从此，“秋之白华”

成为他俩的合称，意味着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天长地久、永不分离。

令人痛惜的是，瞿秋白和杨之华这

对红色伉俪，仅仅度过了 10年的恩爱时

光，减去瞿秋白到苏区工作，音讯阻断的

两年，实际上只有 8年。而这 8年也是聚

少离多，只靠书信表达彼此的感情。瞿

秋白写给杨之华的书信有 20多封，每一

封都像一团炽热的火、一束绚丽的花、一

碗浓醇的酒。在此，试引其中一封书信

的片段：“我如何是好呢？我只想快些见

着你，又想依你的话多休息几星期……

我最近几天觉得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

滑雪，要打乒乓球……想着将来的工作

计划，如何的带你读俄文……”

1933 年 1 月，正在上海养病的瞿秋

白接到中央通知，前往苏区。杨之华因

工作无人接替未能同行。离别之前，瞿

秋白精心整理了近 3 年的文稿，又将自

己的 10 个新笔记本分开，对杨之华说：

“这 5 本是你的，那 5 本是我的，我们分

别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

面，重见时交换着看。”他又指着桌上的

一摞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我给你定

了半年的读书计划。”

瞿秋白看着那些不能带走的书，遗

憾地说：“我爱读的这许多书不知能够

保存到什么时候？希望你快来！如有

可能，书也带来。可是不知何时才能相

见……”杨之华安慰他：“不要紧的，过

去我们分开过 6 次，不是都重逢了吗？

这次当然也会一样！”

仿佛有某种预感似的，瞿秋白无比

深情地说：“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

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的事。我

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即

使我们不能分享胜利的喜悦，一起牺牲

也是无上幸福的！”

不幸被他言中。一年后，他在福建

长汀被捕，敌人得知他的身份，先以高

官厚禄相诱，他坚若磐石，毫不动摇。

敌人又以死亡相胁，他也同样从容淡

定，面无惧色。1935 年 6 月 18 日，他坦

然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年仅 36 岁。

瞿秋白牺牲时，杨之华 35岁。在平

复了巨大的痛苦之后，她将绵长的思念

织入了回忆瞿秋白的文章之中，将自己

的余生奉献给了瞿秋白洒下鲜血的这

片土地，奉献给了伟大的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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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 6月，漫山遍野的红杜鹃开得

很旺。攸县酒埠江乡东塘村村民刘葛祥，

又名刘各八，挑一担新草鞋赶集。他每次

都要在路上采一支杜鹃花，插在草鞋上。

一位卖万金油的游乡郎中在他摊前

走来走去，可问了几次草鞋的价钱，又不

买。这位郎中 20 多岁，穿着有些破烂，

但明摆着是见过世面的人，说话带点茶

陵口音。刘葛祥也能讲几句茶陵话，就

和他攀谈起来。郎中说话和和气气，临

走时还赠送他一盒万金油。

后来刘葛祥赶集又遇到这个郎中。

刘葛祥看他的草鞋破了，就将自己脚上半

新的草鞋脱下送给了他。刘葛祥说自己是

一个农民，打赤脚惯了，穿草鞋装阔怪不好

意思的。要怪就怪他婆娘多事，说出门在

外不能让人看不起，硬要他穿上。虽然自

己是打草鞋的，但家人都舍不得穿草鞋。

即使串门走亲戚，也是打赤脚。他还憨厚

地说，下力气的人，脚踩在泥巴上才踏实。

接触时间长了，两个人便无话不谈。

那天，刘葛祥邀请郎中到家中做客。郎中

没答应。但当郎中得知刘葛祥婆娘经常

头痛，有病也舍不得花钱医治，就送了他 5

盒万金油。刘葛祥很感动，想把自己挑来

赶集的土产纸钱送给郎中，但又怕郎中忌

讳。等集市散了，剩下半担。郎中说，你

把纸钱送给我吧，我烧给我的兄弟。

这时，刘葛祥对郎中说，自己住的地

方是个很偏僻的山冲，如果不嫌弃的话，就

去家里坐坐。这次，郎中爽快地答应了。

有一天晚上，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柴

屋外面传来几声狗吠。刘葛祥家的门突

然被敲响了，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刘葛祥

和他婆娘十分害怕。兵荒马乱的，又是晚

上，他不敢开门，但又不得不开。他没想

到进来的是郎中。郎中打着赤脚，拄根木

棍，衣衫褴褛，像个乞丐。刘葛祥问他怎

么不穿草鞋，郎中说，路上的石头太尖，稀

泥也多，舍不得穿。说着，郎中高高地举

起右手。刘葛祥看到郎中手上抓的是他

送给他的那双草鞋。草鞋在郎中手上，像

他抓的两条草鱼一样。刘葛祥眼一热，觉

得郎中那么看重他送的东西。

刘葛祥要婆娘赶紧帮郎中缝补一

下。郎中说，先别忙补衣服，有没有吃

的？肚子饿瘪了。

刘葛祥从灶里翻出几个红薯。红薯

皮上还冒着热气，香喷喷的。郎中把红

薯连皮一起塞进了嘴里。他告诉刘葛

祥，他叫刘培善，是红军政委，在排山、东

塘一带执行筹款任务。

刘 培 善 告 诉 他 ，红 军 给 养 十 分 困

难。刘葛祥说，你在有难的时候能想起

我，就是把我当兄弟。你脱下衣服，让我

婆娘帮你补补。

刘培善说，我还有兄弟呢，能让进不？

刘葛祥说，你说哪里话，一家人，快

让他们进屋！

几个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红军战士

列队站在屋前的一棵皂角树下。刘培善

一挥手，他们就迈着整齐的步伐，跨进了

刘葛祥的家门。进门后，还不忘向刘葛祥

和齐桂英很庄重地敬了个军礼。刘葛祥

和婆娘哪受过这么重的大礼？他们平时

都是被国民党兵撵得四处逃窜的人。

刘葛祥要齐桂英去做点吃的。

刘培善说，国民党将红军分给穷人

的土地又收了回去。红军在山林打游

击，饿着肚子与敌人作战，快要支撑不下

去了。这才来求兄弟帮忙。

齐桂英端菜进来，听了刘培善的话

说，我用的万金油都是你给的。你是好

人，红军是好人。

齐桂英说着，手伸到柜子里翻出所

有的银圆，交给了自己的男人。这些钱

是他们好不容易存下来，打算用来看病、

买种子、生娃娃的。但刘葛祥毅然把钱

给了刘培善。刘培善清点了一下，竟有

16 元。刘培善说我姓刘，你也姓刘，我

们以后就是亲兄弟！刘培善郑重其事地

以队长卢天才、政委刘培善、没收征发委

员会主任攻白的名义出具了收据。刘培

善激动地说：“等革命胜利了，党一定会

偿还你们！”刘葛祥说，如有困难，早稻收

割后，你再过来。

7 月 1 日 晚 ，刘 培 善 又 来 到 刘 葛 祥

家 ，和 他 一 起 来 的 还 有 十 几 个 红 军 战

士。他们身上穿的军服又破又脏，打着

赤脚，隔几尺远都能听到他们肚子里的

咕噜声。刘葛祥和婆娘商量了一下，决

定将猪栏里唯一一头猪杀掉招待他们。

为了不让别人听到猪的嚎叫，刘葛祥用

破布缠住猪嘴不让它发声，和 3 个战士

一起将猪抬到案板上。刘葛祥以前从未

杀过猪，他站在猪的正面，一刀捅进去，

猪血喷了他一身。

刘葛祥和婆娘做了满满一锅香喷喷

的猪肉，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战士们使劲

咽着口水。

刘葛祥家并不富裕。但是他又将

卖早稻和菜油积攒的 14 块银圆交给了

刘培善。他说，你们还有困难，等到月

底再来吧！

刘培善再次郑重其事地出具了收

据，还盖了公章。

当时，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和

12 名随从携带枪支、译电码、文件等叛

变了，红军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7 月 25 日晚，刘培善第三次来到刘

葛祥家。

此前，刘葛祥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

全部变卖，又向妹夫关龙生借了 10 多块

银圆，一共凑齐 30 块银圆捐给了红军。

刘培善又出具了一张收据。

刘葛祥把全部财产捐出后，生活异常

艰难。更糟糕的是，敌人将刘葛祥和他的

妹夫关龙生都抓走了。他们被关在狱中

好几个月，还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

刘葛祥始终未透露半点有用的信息。

刘葛祥出狱后伤病缠身，因无钱医

治，于 1943 年病逝，享年 55 岁。临终前，

刘葛祥交代齐桂英藏好收据，不要惹祸。

数十年来，齐桂英把 3 张收据包好，

藏在土砖墙的墙缝里，从不和人提起。

1976 年，齐桂英临终前才将这个埋藏了

40 年的秘密告诉了子女，并详细地说了

3 次捐款的经过。齐桂英去世后，儿女

们翻箱倒柜到处寻找，最后在母亲的一

件衣服口袋里摸到一个小纸包。小纸包

包了好几层，打开纸包，正是 3 张泛黄的

捐款收据。

收据是写在土纸上的，部分字迹已

模糊不清，边角有些破损，盖有公章或多

枚 私 章 。 3 张 收 据 落 款 时 间 分 别 为 ：

1935 年 6 月 25 日，1935 年 7 月 1 日，1935

年 7 月 25 日。

刘培善后来成为开国中将，他一直

没有忘记刘葛祥这个农民兄弟，临终前

嘱托妻子一定要找到刘葛祥或者他的后

人。后来刘培善的妻子终于和刘葛祥的

后人取得了联系，感谢刘葛祥同志对红

军的支持。

如今，刘葛祥的家乡酒埠江镇已是攸

县最富裕的乡镇之一。刘葛祥的后代人

丁兴旺，出了十几个共产党员，他的后人

都过上了刘葛祥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

现在，每到春天，在刘葛祥坟墓周围

就开满了鲜艳的杜鹃花，仿佛是刘葛祥

开心的笑脸。

三 张 收 据
■陈夏雨


